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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研究与争鸣

试论夏族精神符号的内涵与起源

———以传世文献与考古发现相结合的解读

余　琳

【提　要】传世文献中，夏族祖先被神话化，并被赋予上 “终极”、“恒定”的内涵意义，
传达出夏人超越有形、认识本源的精神诉求；这与夏文化遗址的观念性建筑———宫殿建筑中
的 “向心”结构，在阐释模式上是一致的。传世文献与考古发现的吻合性均表明夏人已孕育出
“一元———中心”的思想模式，这一模式来源与本时期为夏人所接受的 “盖天”宇宙学说相关。

【关键词】夏族　神话　二里头宫殿　盖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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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古三代的研究当中，商周二代的研究，
随着甲骨文学与金文学的推进，其时代面貌已
日益清晰地为学界所知晓，而关于夏代社会生
活及精神状态的研究仍处于浅层的、印象式层
面上。在传世文献中，对夏系氏族的渊源谱系
有清晰的记载，并将夏族先祖赋以神格，以神
话的方式书写了夏族早期历史形态。近年上古
考古学的深入发展，为夏族的神话记载与同期
考古遗存相互比勘提供了可能，神话的可信度
将得以实物材料验证，同时，神话符号的内涵
意义也将被进一步揭示出来，从而得以深入了
解夏人的精神面貌及发育过程。

一、夏族神话符号内涵释义

从传世文献的记载来看，夏的发展史，体
现为夏族与夏代两个时期，其分界线是禹治水
功成之后统治地位的确立及由此而来九州格局

的形成与五服制度的建立。然而在夏禹之前，
其先祖谱系有着清晰的记载，并体现出历史记

载神话化的言说倾向。
《史记·夏本纪》开篇叙述大禹家谱：　 “夏

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
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禹者，黄
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禹之曾大父昌意及
父鲧皆不得在帝位，为人臣。” 《史记》索隐
：　 “皇甫谥云 ‘鲧，帝颛顼之子，字熙。’又连
山易云： ‘鲧封于崇’，故 《国语》谓之 ‘崇伯
鲧’系本亦以鲧为颛顼子。《汉书·律历志》则
云： ‘颛顼五代而生鲧’”。① 据此，传说中禹之
父亲鲧，乃是五帝颛顼之后。从颛顼、鲧及禹
的关系来看，在禹缔造夏代之前，颛顼可称得
上是渊源更早的夏族先祖：　 “伯禹，夏后氏，
姒姓也。其先出颛顼。”②

《史记·五帝本纪》以五帝的确认并给予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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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描述，奠定了后世记忆中关于民族起源的最
初图景。其中关于 “颛顼”的品格评说，是尤
其值得关注的：　 “帝颛顼高阳者，黄帝之孙而
昌意之子也。精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养材
以任地，载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
教化，洁诚以祭祀。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阯，
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动静之物，大小之
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属。”①

即使是在 《史记》这样严肃的 “究天人之
际，通古今之变”的史书体例中，颛顼的特征
属性，仍与 “天、地、鬼神、气”等古代思想
体系当中的第一序列相联，这提示出对夏族先
祖颛顼的阐释是与思想中的 “至境”相关联的，
这一特征在上古神话语境中得以进一步证实和

强化。
颛顼的神性，在古文献的记载当中，反映

为他是主司北方、冬季的神灵。《吕氏春秋·孟
冬》：　 “其帝颛顼”，又蔡邕 《独断》：　 “北方
之神，其帝颛顼”，② 《淮南子·时则训》：　 “北
方之极：自九泽穷夏晦之极，北至令正之谷。
有冻寒积冰，雪雹霜霰，漂润群水之野，颛顼
玄冥之所司者万二千里。”③ 同时，根据 《礼记
·月令》篇的记载，四季神的配享方式除 “帝”
之外还增添了 “神”：　 “孟冬之月，日在尾，
昏危中，旦七星中。其日壬癸。其帝颛顼，其
神玄冥。”神灵玄冥亦为水官， 《礼记》郑注
：　 “玄冥，少皞氏之子曰修，曰熙，为水官”，④

因此，在神性上，玄冥与颛顼一致，都是北方
之地的司水之神。此外，玄冥与颛顼还有所相
似的是，与颛顼为夏族祖先神一样，玄冥同样
与夏有着渊源的关系。

之标志。杨先生进一步考证，因 “武”、 “冥”
上古同音，故玄冥也可作玄武，而玄武就是
“龜蛇”。夏族久遭水患，龜 （龟）蛇不畏水灾，
故成为夏族崇拜的图腾。
颛顼、玄冥均以神灵的面貌出现在古代文

献的记载当中。同时又都与夏系氏族有着渊源
联系。因此以上神灵的特征，是从不同侧面反
映出古人对于夏民族个性和精神世界的回忆与

感受。“当人们把天象地貌也纳入自己的观察对
象并加以类分的时候，他们又创造了一套关于
宇宙论的术语，这些术语尽管仍然关联着某种
具体的自然物，但它们的内在涵义却是指向宇
宙秩序的，因而包含了一种由主宰和崇拜相交
织的情感满足。”⑦ 对神灵所拥有属性的描绘与
阐释，也是对夏族存在形态的印象与反馈。

（一）“终结”层面
由神灵颛顼、玄冥所掌管的冬季，位于北

方，在地理上越是靠近北方的地方，越是寒冷，

所以北方与寒冷总是联系在一起： 《诗·小雅》

：　 “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

毛传：　 “北，北方，寒凉而不毛”。⑧ 《淮南子·地

形训》：　 “北方曰大冥，曰寒泽”。高诱注：　 “北

方多寒水，故曰寒泽也”。此外，《庄子·逍遥游》

中曾多次提到北方有 “冥”：　 “北冥有鱼，其名
为鲲……穷发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陆德明
：　 “冥，本亦作溟”，马叙伦：　 “冥，溟，并借为
澥”。⑨ 《说文》： ‘澥，渤澥，海之别名也。海，
天池也’”。说明在古人的观念中北方乃一片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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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雪地的汪洋之处：　 “北方幽晦不明，天之所
闭也，寒冰之所积也，蛰虫之所伏也”，① 北方
又以荒凉的景致，以示生命的终结：《礼记·檀弓
下》的记载，指出北方乃是逝者所往，预示着死
阴幽暗：　 “葬于北方，北首，三代之达礼也，之
幽之故也。”郑注：　 “北方，国北也。”孔颖达正
义：　 “言葬于国北及北首者，鬼神尚幽暗，往诣
幽冥故也。殡时仍南首者，孝子犹若其生，不忍
以神待之。”② 方位之北，由其象征的死亡含义，
而获得了 “终结”层面的属性，这一 “终结”含
义，从个体生命的停止进而发展到世界万物的归结
与消亡：《尸子》卷下：　 “北方为冬。冬，终也”。③

（二）“恒定”状态
颛顼神性中的 “终结”内涵，由 “玄冥”

的神话品格给予了进一步的阐释与说明：从神
话中玄冥为水神可知，万物归结之地，表面上
体现为 “水”的形式：《白虎通义·五行》：　 “
水位在北方，北方者阴气，在黄泉之下，任养
万物”。④ 因此，北方与 “水”的属性联系了起
来。在 “水”的内涵中包含了孕育生命的起源
性因子： 《玉函山房辑佚书·春秋纬·元命苞》
：　 “水者，天地之包幕，五行之始，万物之所
由生，元气之浸液也”。出土老子帛书 《太一生
水》：　 “太一生水，水利万物而不争”也是有
关 “水乃万物起源”的阐释。同时，“北方”概
念自身也含有 “生命起始”的意义：《尔雅·释
训》：　 “朔，北方也”，郝懿行义疏引李巡曰
：　 “万物尽于北方，苏而复生，故言北方”。⑤

说明 “北方”既是万物之终结，又是新生之开
端，是带有具有循环属性的方位概念。生死往
复的过程当中， “北方”概念衍生出了新的语
义：即在老死与新生之间取得自身存在的永恒
性，处在不明不灭、无始无终、超越有限的极
境当中。如 《山海经》中记载 “烛龙”神话，
便是这种 “恒定”状态的贴切写照：《山海经·
海外北经》：　 “钟山之神，名曰烛阴。视为昼，
瞑为夜，吹为冬，呼为夏，不饮，不食，不息，
息为风，身长千里。在无臂之东。其为物，人
面，蛇身，赤色，居钟山下”。 《山海经·大荒
北经》：　 “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
有神，人面蛇身而赤，直目正乘，其瞑乃晦，

其视乃明，不食不寝不息，风雨是竭。是烛九
阴，是谓烛龙”。⑥ 烛龙的神性有二，其一为它
不死不生的恒定状态， “不食不寝不息”。其二
为其能生昼夜晦明、四时冬夏，而烛龙所处之
地，正在北方：《大招》：　 “此乎无北，北有寒
山。逴龙 （烛龙）艳只”。⑦

夏氏族神灵神话化叙述是后人对于该族精神

状态与思维方式的形象化表达。在传世文献回溯
性视域当中，夏族拥有对永恒之物的致思诉求，

这大致反映为夏人思维机制内对有形、有限之物
的穿透能力和对永恒、无限之物的直觉体悟。对
后者的感知，促进了夏人哲学思想当中 “一元”

概念的生成与审美取向上对 “无形”之物的崇尚。

同时，这还反映出夏人思维的 “向心”模式，因
“终极”具有生成、消解的意义，使其处于思想结
构的中心位置，是思想的开端和阐释的起点。《尚
书大传》曰：　 “北方者何也？伏方也者。万物伏
藏之方。伏则何以谓之冬？冬者，中也。中也
者，物方藏于中也。故曰北方冬也”。夏族这一
感知感受能力与运思方式，能否为相应考古材
料所给予证明或驳斥呢？

二、夏文化遗址宫殿建筑的

　　结构与意义　　　　　

　　与夏文化密切相关的考古文化遗存，首先
当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它是夏史研究极为
重要的考古学证据：　 “它不仅是我们探索夏史
和夏文化的关键性遗址，也是探讨我国国家和
文明起源极其重要的遗址”。⑧ 在遗址出土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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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文物中，二里头一号、二号宫殿遗址，因披
露较为完整，并且材料比较丰富，同时其建筑
规格处于古代建筑中的最高层次，因此引起了
研究者特别的注意。
二号宫殿由东、南、西、北四面墙壁组合，

形成一个闭合空间。墙体四周均有柱洞存在，
证实墙体以外还有廊庑，二号宫殿应是一个由
廊庑环绕屋室组合而成的进深空间。二号宫殿
属于二里头遗址三期，同属于三期遗存的还有
一号宫殿，其外围宫殿建制同样也是这种正室
外围绕着廊庑的构造：　 “大门夯土基址的南北
边缘发现１３个柱洞或柱础石 （依照现有遗迹复
原，总共应有１６根柱子），应该是檐柱所在。
由此推知大门的上面罩有屋顶。”① 此外，在比
一、二号宫殿更早的类似建筑中，即在二里头
三期之前的宫殿建筑群遗存当中，也有类似的
形制发现。《偃师二里头遗址宫殿区》发掘报告
中，还发现有第３号夯土基址。它是迄今为止
二里头文化最早的具有规模的夯土基址，二号
宫殿即在它的基础上再次填平夯筑修建而成。
发掘结果表明：　 “该基址系一规模较大的夯土
建筑，基址坐北朝南，由三重庭院组成。在发
掘区内的南北总长度已逾４０米，东西宽度逾１５
米，且庭院仍向南、北、东三面延伸。”②在 《二
里头遗址宫殿基址群》中对三号基址再次进行
补充：　 “位于２号基址庭院下的中院主殿夯土
台基宽６米余，其上发现有连间房屋和前廊遗
迹”。③

综合上述特征，可得知二里头宫殿遗址从
早期至晚期均拥有廊庑环绕殿宇这样的建筑结

构，同时，这种建筑风格也影响到早商时期的
宫殿建造，如 《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宫殿遗址
发掘简报》中介绍：１９６０年在遗址的中部，即
第五工作区发现一组早商时期的宫殿遗址。其
基本特征为：　 “宫殿的四面廊庑，外面起墙，
里面立柱，是一面坡的形式。南北两面的廊庑
中间起墙，两面立柱，是两面坡的形式。这种
安排可能与宫室当时的特定需要有关。”④这一
四围有廊庑，中有台基，台基上有堂的宫殿建
筑形式从二里头文化时期开始出现，并奠定了
古代宫殿的基本造型，该建筑结构的影响意义

是深远的。
宫殿在古代是最高规格的建筑，它不仅实

现居住功能，同时还是观念形态的折射。二里
头一、二号宫殿，在性质上均属于祭祀类建筑，
我国古代礼仪建筑中有 “左祖右社”的传统，
祭祀社稷，常以杀戮牺牲，以血为祭，并采用
瘗埋之法。所以古籍中有 “告立社稷之位，用
太牢”、 “祓社衅鼓”、 “以血祭社稷”等记载，
由于一号宫殿因有大量牺牲肢体的发现，因此
可断其为 “社稷”类建筑。二号宫殿则没有明
显的祭祀牺牲遗留：　 “二者之间 （一、二号宫
殿）的差异，主要在于一号宫殿庭院中甚至院
落附近，发现若干瘗埋着人、兽肢体的祭祀坑，
而二号宫殿的院落中则没有这种遗迹现象 （Ｍ１
除外）。”⑤同时，二号宫殿所处位置在宫殿区的
东部，与 “左祖”位置吻合，它主殿独立、前
庭广阔的布局，显然不适合于作为寝宫，主殿
平均分隔为一字排列的三室，似也不适合于用
作朝堂。《礼纬·稽命征》：　 “唐虞，五庙：亲
庙，四；始祖庙，一。夏，四庙；至子孙，五。
殷，五庙；至子孙，六。”又 《孝纬·钩命诀》
“唐尧，五庙：亲庙，四；始祖庙，一。禹，四
庙；至子孙，五。殷，五庙；至子孙，六。周，
六庙；至子孙，七。”由此可推知二号宫殿应当
为祭祀祖先的宗庙类建筑。
由一、二号宫殿功能可知，对社与宗庙的

祭祀在夏文化中已经成熟。对社的祭祀与对天
的崇拜是紧密联系的。 《礼记·郊特牲》：　 “
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载万物，天垂象。取
财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亲地，故教民
美报焉。”⑥ 而宗庙祭祀的对象则为祖先亡灵：
蔡邕 《独断》：　 “庙以藏主，列昭穆；寝有衣
冠，几杖，象生之具。总谓之宫。”⑦ 从祭社与
祭祖的宗旨来看，天地与神灵，均是古代思想
语境中关涉 “本源”的概念。二里头一、二号
宫殿在阐释这些根本概念的时候，是以微缩空

４０１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２０１２年第３期　

①

⑥

⑦

②③④⑤　杜金鹏、许宏主编 《偃师二里头遗址研究》，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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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形式，对起源之物本身状态进行了模拟。

二里头宫殿类建筑的主要特征，在于营建
出一种 “中心放射”结构。由廊庑环绕的闭合
内室，既是被隔离的所在，也是被投射的对象。

整个建筑体现出刻意为之的对封闭感和纵深感

的追求。宫殿周围的廊庑使其与外界隔开，形
成一个独立的空间，在廊庑之外只能看见高大
的宫墙却无法了解内部的细节，这一隔绝造成
宫殿建筑的威严感、神秘感。倘若进入宫中，

从庑进入内室需要经过漫长的甬道来跨越中庭，

随着宫室神圣核心的相对遥远，无法立刻接近，

但又逐渐趋近，宫殿内部出现与外围不同的另
一种空间效果：宫殿外是靠廊庑来营造出封闭、

独立的效果，是视觉上的中断，从而制造出心
理上的神秘性与向往感；宫殿内则是通过对空
间的不断拉长，制造出等待、紧张、压抑、凝
重的心理情绪。一、二号宫殿的建筑特征，充
分体现出夏人对空间表意的把握与运用。通过
对空间的切割与拉伸，建筑内、外角色的距离
与亲疏关系也在不断调整当中。然而，这一系
列空间转换、切割的重点都是以宫殿内室为中
心的。它既是被隔离、被特殊化的对象，同时
也是被投射、被向往的目标。内室在宫殿结构
中处于顶点位置，同时也预表其所处思想领域
中的最高层次。

一、二号宫殿将天地、祖灵置于幽闭空间
当中，再加以廊庑环绕，使其成为心理诉求但
难以企及的中心点，从而将诉求对象的地位越
抬越高，与周围事物距离逐渐拉大，对立逐渐
鲜明。夏人建筑以空间的形式区分了生与死、

灵与肉、有限与无穷等二元对立的概念，同时
以 “廊庑绕内室”的拱顶建筑形式，表达出思
想层级中最高层次的建立。 《礼书通故》引诗
曰：　 “‘夏屋渠渠’，言其大。礼覆夏屋言其
卑。夏屋者，屋之两下，大而卑者也。”夏文
化宫殿建筑，及夏族神话的符号内涵，均说明
夏人思维模式中的 “中极”观念的生成。“中”

是本时期阐释的归旨所在，这一运思机制的形
成并非偶然的，而是与同时期的宇宙观念相
联系。

三、“中极”思想与 “盖天”说

“中极”思想模式的产生，与古老的宇宙观
中的 “天极”说息息相关。《史记·天官书》“北
斗七星，所谓 ‘璇、玑、玉衡以齐七政。……斗
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分阴阳，建四
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①

自古以来，北斗七星被认为是天之中极，诸星
之转，绕北斗而行。 《论语·为政》：　 “子曰：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② 北
斗运行覆盖的区域，被认为是天的穹窿， 《史
记》索隐引杨泉 《物理论》云：　 “北极，天之
中，阳气之北极也。极南为太阳，极北为太阴。
日、月、五星行太阴则无光，行太阳则能照，
故为昏明寒暑之限极也。”在这穹窿之中，还有
“天极星”的存在，代表天的中心与顶极： 《史
记·天官书》：　 “中宫天极星，其一明者，太
一常居也”。③ 极星是整个天空的最中心，在
《周髀算经》中，极星所处位置，叫做 “璇玑”：
《周髀算经》卷下：　 “欲知北极枢，璇周四极，
常以夏至夜半时北极南游所极，冬至夜半时北
游所极，冬至日加酉之时西游所极，日加卯之
时东游所极，此北极璇玑四游。正北极，璇玑
之中，正北天之中，正极之所游。”④ 因此，天
极的概念，不仅指 “天极星”这一固定天体，
也包括由北斗位移所划分出的专门区域：　 “在
相关的天文仪器产生之前，如果人们仅凭裸眼
观测确定北极，最好的方法莫过于将天极的位
置放大，不拘泥于一点，而以天极的不动点视作
一个不动的区域。这个区域的规定事实上只能通
过当时最接近北极而且充当着授时主星的星，以
此作为极星并绕北极做拱极运动，从而画定一个
以真北极为中心的圆形天区，这就是令数辈学人
大伤脑筋的璇玑。璇玑由于是包括北极在内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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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天区，因此又可称为 ‘北极璇玑’。”①

天极和极星的概念，在上古宇宙观念中的
“盖天”说中被给出，这是一种对宇宙形态的解
释学说： 《晋书·天文志》引蔡邕曰：　 “所谓周
髀者，即盖天之说也。其本庖牺氏立周天历度，
其所传则周公受于殷高。周人志之，故曰周髀
……其言天似盖笠，地法覆盘。天地各中高外
下。北极之下为天地之中，其地最高，而滂沲
四溃，三光隐映，以为昼夜。天中高于外衡，
冬至日之所在六万里。北极下地高于外衡亦六
万里。外衡高于北极下地二万里。天地隆高相
从，日去，地恒八万里。”②

我们有理由相信，夏族谱系的神话记载与
夏文化相关遗址面貌，与对 “盖天”理论的接
受与认可是有所联系的。首先，这一理论的传
播区域正与夏族活动空间重合：　 “考古学的证
据显示，至少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这些思想
（盖天说）仅于中国东部黄河及长江两河下游地
区广泛流行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③其次，夏族
祖先神居于北方，该方位在神话语境中具有
“幽暗、冰冷、苍凉的不毛之地”等内涵，这正
与上述盖天说中对 “璇玑”状态的描述一致。
《周髀算经》卷下云：　 “璇玑径二万三千里，周
六万九千里，此阳绝阴彰，故不生万物。”赵爽
注：　 “春秋分谓之阴阳之中，而日光所照适至
璇玑之径，为阳绝阴彰，故万物不复生也。”此
外，在二里头遗址墓葬中出土玉器戈、戚等礼
器侧面均有 “扉牙”出现，这与龙山时代北斗

神像的 “介”字型冠相似：　 “这类冠本质上显
然可以视为含有 ‘天盖’或 ‘圭’的意义”，④是
夏文化受 “盖天说”影响的器物证据。该宇宙
论 “中”位置的特殊，应可影响到夏人 “尚中”
意识的生成。因此夏族神话的 “一元”理念，
夏宫建筑的 “向心”结构，其根源均与夏文化
中对于 “天有顶极”的盖天宇宙理论的认知相
关。从对宇宙结构的具体解读，到固定思维模
式的产生建立，再进入哲学话语领域，传世文
献与出土文物的相互印证，展现了夏人由具体
至抽象，由实体入概念的思维发展历程。

本文为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 “三代礼
制与诗学相关性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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